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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一书甫
一问世，便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深厚的
理论性和鲜活的实践性引发广泛关
注。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
原党委书记洪银兴领衔撰写的著作，
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文经济学”
重大命题的积极响应，更是对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的
深刻探索。通过政治自觉、理论自觉
与实践自觉的三重维度，该书构建起
一套立足中国实践、彰显江南特色的
新型发展话语体系，为新时代经济学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

一、政治自觉：以“国之大者”锚定
理论创新的坐标系

在当代中国，“政治自觉”绝非简
单的意识形态表态，而是对国家发展
方向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把握。该
书最鲜明的特质，正是将人文经济学
的研究置于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框架
之下，展现出“国之大者”的政治站
位。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全国两会
期间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提出

“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既是对江苏
既有发展成就的肯定，更是对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的战略指引。《人文经济学
的江南模样》作者团队以“八个多月”
的惊人效率完成理论建构，其背后折
射的正是对“政治三力”的生动诠释
——既精准把握住人文经济学对破解

“发展之问”的战略价值，又深刻领悟
到这一命题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契
合，更以高效执行力将政治要求转化
为学术成果。

这种政治自觉的核心，在于始终
将“人民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点。书
中反复强调的“经世济民”理念，既是
对西方经济学将人异化为生产工具的
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当
西方经济学沉迷于GDP崇拜时，中国
的人文经济学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
展的终极价值在于“让人民群众有获
得感”，在于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这种价值立场的根
本差异，使得该书的理论建构始终保
持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总书记提出
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形成深度
共鸣。

二、理论自觉：在文明对话中重构
经济学的叙事逻辑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本质上
是一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学革
命。该书的理论自觉，突出表现为对
中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
化。正如书中所言，尽管“人文经济
学”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见诸
西方学界，但其内涵已发生根本性嬗
变。在马尔库塞批判的“单向度的人”
的语境中，西方人文经济学始终难以
摆脱工具理性的桎梏；而中国的人文
经济学，则将“人”定义为具有主体价
值的“最大多数人民”，将“文”升华为
涵养精神世界的文明基因，将“经济”
拓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载
体。

这种理论重构的突破性，集中体

现在三个维度的创新：其一，在价值论
层面，打破“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提出

“文化—经济”共生演进的发展观；其
二，在方法论层面，超越实证主义的量
化分析，构建起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其三，在实践论层
面，摒弃“唯增长论”的发展迷思，确立
起质量优先、效益为本的评估体系。
特别是在对“苏南模式”的重新解读
中，作者们敏锐捕捉到乡镇企业时代

“离土不离乡”的文化密码，揭示出工
业园区转型中“产城融合”的人文智
慧，最终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勾勒出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图谱。这种既扎
根中国大地又具有世界眼光的理论创
新，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
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实践自觉：用江南智慧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注脚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该书
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将抽象的理论
命题转化为生动的实践叙事。江苏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其发展历
程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人文经济学教
科书。从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的
异军突起，到工业园区时代的创新突
围，再到新时代“强富美高”新江苏的
建设，每个发展阶段都蕴含着经济与
文化协同共生的实践智慧。书中对无
锡实践的深度剖析，尤其凸显出这种
实践自觉的当代价值——当数字技术
与智能制造重塑产业形态时，惠山泥
人、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地标
依然焕发勃勃生机；当GDP增速让位
于质量效益时，“共同富裕”的实践探
索早已在苏南大地悄然生根。

这种实践自觉的根本特质，在于
始终保持着“先行者”的探索勇气。在
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无锡通过“村企共
建”模式实现的城乡均衡发展；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太湖治理工程展现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智慧；在
文化传承创新中，“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建设推动的产文旅深度融合——
这些鲜活的实践案例，既是对人文经
济学理论的具体演绎，也为全国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板。这
种“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互
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富生命力
的发展逻辑。

四、三重自觉的统一：新时代发展
方法论的系统创新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的深层
价值，在于将政治自觉、理论自觉与实
践自觉熔铸为有机整体，构建起新时
代发展的方法论体系。这种系统创新
的要义在于：政治自觉确立价值坐标，
保证发展方向不偏航；理论自觉提供
认知工具，破解发展难题有章法；实践
自觉形成反馈机制，推动理论创新再
深化。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
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观。

这种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在
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当全球经济陷入

“低增长陷阱”，当西方经济学难以解
释中国奇迹，当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生
态瓶颈，人文经济学的江南实践给出
了充满希望的答案：在无锡物联网产
业集群中，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与传统
文化如何共生共荣；在江阴乡镇企业
的转型中，我们读懂共同富裕如何从
理念转化为现实；在苏州工业园区“双
面绣”般的产城融合中，我们领略到高
质量发展的人文底蕴。这些生动实践
印证着书中提出的核心命题：经济发
展绝非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充满人
文温度的文明演进。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人文
经济学的江南模样》既是对江苏经验
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理论诠释。它告诉我们：当经济
学重新找回“经世济民”的初心，当发
展实践始终锚定“人的全面发展”的
坐标，当理论创新深深扎根于中华文
明沃土，我们就能够创造出超越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新文明形态。这或许
正是该书给予时代的最深刻启示
——在人文与经济的交响中，江南不
仅书写着自己的发展故事，更在为中
国乃至世界提供着现代化进程的另
一种可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杰出的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
古恩在她的“思想自传”《我以文
字为业》中，谈及了1994年 4月，
她前往西雅图北部的刺猬溪小住
一周的经历。这次行程相当不凡，
因为刺猬溪是一个“只接受女性”
的作家共同体，在这里，女作家得
以释放掉外部世界的任何压力，将
时间纯粹地投入自己的写作和阅
读。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勒古恩
似是有意地带上了两位人类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和克利福德·格尔
茨的作品。她在第三天就读完了
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却颇为直接
地表达了自己不喜欢格尔茨。“格
尔茨之于列维-斯特劳斯，就像浣
熊之于独角兽。”

列维-斯特劳斯和克利福德·
格尔茨可能算得上是整个观念史
上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在 20 世
纪，如果说有哪位人类学研究者的
影响力延伸至学科以外的领域，那
么，列维-斯特劳斯是第一位，格
尔茨则当仁不让紧随其后。然而，
为什么勒古恩会称格尔茨是“浣
熊”，而将列维-斯特劳斯比拟作
一只尊贵的“独角兽”？一位“浣
熊”人类学家和一位“独角兽”人
类学家，在思想上、在研究取向上
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样一
种近乎图腾式的类比，又在何种程
度上具有合法性呢？

实际上，在格尔茨的代表作
《文化的阐释》中，这位符号人类
学巨匠就曾撰写过一篇精彩文章，
专门论述他对那位里程碑式的结
构主义人类学者的评价。文章的
标题是《理智的野蛮人》，这样一
个似是而非的隽语或可透露出一
点格尔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
法——这位法兰西学院的知识明
星，是一个浪漫主义与科学主义的
混合体。

独角兽的名号，也许特别适合
身为神话学大师的列维-斯特劳
斯。独角兽是神话中的神秘生物，
一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高贵动物，
优雅、完美，是理想化的象征。在
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它常常作为基
督的化身，寓意着某种精纯的、超
越性的秩序和逻辑。勒古恩显然
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文字操控者，
称列维-斯特劳斯为“独角兽”，既
别出心裁，又格外准确。

而在格尔茨的述评中，他同样
赞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无畏
和一种无所顾忌的坦率”。在他看
来，列维-斯特劳斯的身上始终携
带着一种自我拯救和自我毁灭并
存的矛盾性。一方面，法国人义无
反顾地投入世界，一步接一步如探
险英雄般深入巴西雨林，恰如那步
入花园的独角兽（想想那些中世纪
独角兽挂毯）；而另一方面，列维-
斯特劳斯追寻的是一种超越经验
多样性的、普遍的、永恒的、抽象
的深层结构，他试图“在经验事实
中发现规律性关系”，沉入表层描
述之下，用一种思维科学来解释某
种四海皆同的人类心智的基本运
作方式。

这恐怕是一种独角兽的炼金
术。格尔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
戏法难掩讽刺的态度，他称其为

“一架地狱的文化机器”。在列
维-斯特劳斯眼中，人类具体生活
的种种文化模式仅被当作深层观
念结构浮现于表层的图案与花样，

而人类学家的职责是穿透表层，重
构内在于我们所有人的“野性思
维”中的有限的深层结构及系统，
并将其归类成一种便利的分析图
式。这让人想起门捷列夫的元素
周期表，又或是林奈的植物分类
学，或者再遥远些，如普拉特所说
的“天堂里的亚当”。但格尔茨直
言，当人们欢庆列维-斯特劳斯的
做法将人类学提升至一门逻辑的、
理性的、智性的实证科学时，这实
则是一次“精心伪装的逃避”。这
位卢梭的传人像他的先辈一样，只
关心大写的人（Man），而似乎不
在意复数的人（men），他回避去直
面“特定丛林里的特定野蛮人的特
定思维”。他以一种沿袭自法国启
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主义，追逐着某
种所谓原生的人类思维的金光
——可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却无力
支撑起在多元性世界中的“身体的
相逢”。独角兽在灵魂深处狩猎。

另一方面，很难明确说出勒古
恩在此处用“浣熊”来指称格尔茨
的具体缘由（考虑到她此时正居于
美国西北部惠德比岛海岸的森林
中，也许这只是她的灵光一现）。
但无论如何，浣熊是北美常见的一
种哺乳动物，它并不是一个崇高
的、正义的、具有神性的形象；相
反，它亲近土地，机敏狡黠，适应
力强，是一种尤为擅长利用源自土
地的智慧与资源的生灵。

的确，勒古恩对格尔茨有一种
爽直的偏见，她毫不隐藏对这位普
林斯顿人类学家的不满，似乎认定
他是一个“自诩聪明”“装腔作势”
的学术精英分子。但“浣熊”的比
喻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切中正题（格
尔茨可能要说这是牵强附会）。如
格尔茨所言，进行文化阐释的人类
学家的专业实践并不是要“回答我
们的最深层问题”，而是要“让我
们能够获得其他人……已经给出
的答案”。阐释人类学的使命，首
先是亲近人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及
其必要因素，然后记录与理解。它
的目的不是探求定律，它希望收获
的是“浓厚”的意义。

在《文化的阐释》中，格尔茨将
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文化，限定
为一个符号学概念：文化是人自己
编织并悬挂其上的意义之网。人
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阐释那些富有
意义的社会表达，而其途径便是做
民族志。正是在这里，格尔茨留下
了他对整个人文学科最独特的贡
献。他指出，民族志就是“浓描”
（thick description），亦即对人类
行为中层层叠叠甚至相互纠缠的
表意结构进行浓厚的描述，以透露
出一点这些行为的意义何在。这
些结构可能“陌生、不规则而又含
糊不清”，因为旅行的人类学家先
前并不熟悉那个特定的世界。但
是，人类学家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和
耐心去接近它们，去书写它们，并
进行解读，这样的解读基于本地人

“就他们本人及其同胞所为之事所
做的解释”，依据那些人“自身的
平常日用的框架”。格尔茨称此为
构建“行动者导向”的描述。人类
学不是以我们的方式去理解，先得
出自己的阐释，随后将之系统化，
找出某种一般的、统一的、遮空蔽
日的秩序原则。因此，对格尔茨来
说，民族志的要义还在于，它是微
观的。浣熊来到人类的城市，在最
接近地面的地方谋生，但它却可以

“极广大地知悉极细小的事情”。
人类学家在如此平凡的背景中，发
现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

通过“写下特定社会行动对采
取该行动的行动者所具有的意
义”，格尔茨希望“尽可能明确地
陈述，这样获得的知识……对社会
生活本身，说明了什么”。正是这
样，格尔茨最终给理论找到了位
置，他仿佛指明了人类学的某种实
质：它不在乎独角兽般的圆满与纯
洁，而存在于具体的、精微的、多
样的真实人类生活之中。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


